
工会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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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文 文/图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
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
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
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
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
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
照片……

□夏茹

□□桑桑田田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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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向往中山 。 十几年
前， 姐姐在伟人故里打工， 在信
件中向我描绘中山的繁华 、 夜
景、 美食和粤语。 中山令人骄傲
的地方很多 ， 如孙中山 、 百货
业、 经济成就、 温泉宾馆、 长江
乐园， 无不让人充满向往。

2006年， 我从老家来到中山
闯荡， 并在一家星级宾馆找到了
工作。 领取了第一份工资， 同
事们问我要不要尝尝石岐乳鸽和
三乡濑粉。 我不敢去， 只能咽了
咽口水。 大家才知道我的难处，
父亲病重， 日销很大， 我的每一
分钱都有可能延续他的生命。 公
司领导知道后 ， 让工会组织募
捐， 主席告诉我一个数目是3900
元， 这相当于我当时一个季度的
工资， 怎能不叫我感动。

但父亲还是走了， 我哭得跪
在地上， 任人拉不起来。 工会主
席和部门经理好言劝慰， 我的泪
水还是不停地流。 他们打起了持
久战， 派出工会会员骨干轮流照
顾我。 时间是疗伤的良药。 一个
月后， 我在忙碌中忘却了诀别之
痛， 振作了起来。

2009年，工会组织会员为“慈
善万人行”募捐时，我捐了20元。
我还有幸被公司选中， 参加游行
的方队。我走在兴中道上，迈着光
荣而庄严的步伐， 接受市民的检
阅。2010年，公司一位上了年纪的
女工患了乳腺癌，她家庭困难，还
要供养儿子念大学， 可谓命运波
折。幸好，她参加了职工互助医疗
保险。 工会主席及时向市总工会
申请手续， 还为她举行了专场募

捐，募得了8000多元善款，缓解了
她的燃眉之急。

此后几年， 我都例行参加了
“慈善万人行” 活动， 每次行走
在兴中道上， 心灵像接受一场洗
礼。 最光荣的一次莫过于我荣获
2010年中山 “百佳” 优秀外来工
称号 ， 与其他99名幸运儿参加
2011年的 “慈善万人行”， 我们
精神抖擞， 充满朝气， 不仅展示
爱心， 也彰显了新老中山人的融
合。 同时， 工会也将我作为会员
骨干培养， 还推荐我参加了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

有人说， 一座城市如果要让
你有思念和家的感觉， 则必定是
有你爱的人住在那里 。 而在中
山， 因为有了工会， 竟让我有了
这样的错觉。

□刘林 文/图

本文作者 （左二） 和工友们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交通方便了， 儿女们离父母
就更远了 。 弟弟在广东娶妻成
家 ， 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
回。 妹妹倒是在爸妈身边， 但是
妹妹很能干， 做销售工作， 也是
忙得两头不着家。

妈妈总是一遍遍地谈起孩子
小时候的事： 那年我冤枉了你弟

弟 ， 气得他爬上屋顶 ， 坐到半
夜； 小丫头最爱哭， 以至于老家
的邻居见面就问， 苗苗还是哭得
哄不住吗……再后来， 妈妈便默
不作声了 ， 偶尔会喊上一句 ：
“老头子， 给孩子打个电话———
说， 说我不想他们……”

前段时间， 弟弟妹妹趁放假
都回家了。 弟弟带回了鱼肝油和
钙片， 妹妹给爸妈买了应季的衣
裳。 一向话少的老父亲置办了丰
盛的午餐， 脸也喝得红红的， 遇
上熟人就说， “我孩子回来了，
我孩子回来了……”

看着窗外摇摆的花朵， 看着
父亲发亮的眼神， 看着母亲轻快
的脚步， 我想， 幸福就是和家人
在一起。

生在黑土地， 热爱故乡。 我
在习作国画的乡间小路上， 走着
走着 ， 走到了国画乡土的国道
上， 绘画作品涵盖着庄稼小院、
农村小景和丘陵小溪。

《童年圣歌 》 展现着木桩篱
笆墙院落， 挂着一串玉米。 一群

金鸡有的在鸡窝下蛋 ， 有的觅
食， 有的报晓。 身穿毛领棉袄，
双手呵护刚从鸡窝捡出鸡蛋的女
孩， 是以我女儿为原型。 我痴迷
黑土地，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
儿不忘中华民族魂。

绿叶对根有诉说， 沃土育我
结硕果。 国画 《童年的记忆》 获
得了全国后勤书画大赛铜奖 。
《伴读》、 《童年》 和 《闲冬》 等
作品也发表在了省、 市报刊上。

不忘阳光雨露， 知恩定要回
报。 在北京知名书画家笔会上，
我的临场作品 《晚秋欲寒》 捐赠
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

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 我参
加了高考 。 当年 ， 由于高考失
利， 原本能上大专的我， 只能进
入本地一所师范学校读中专。

开学后 ， 沧州市所辖的沧
县、 泊头、 南皮、 青县、 吴桥等
几个县的54名学生齐聚一堂， 开
始了我们为时两年的学习生涯。
两年的同窗苦读， 让我们结下了
终生难忘的同学情。 校园里留下
了我们青春的足迹， 教室里回荡
着我们渴求知识的琅琅书声。 两
年的时光， 没有名与利的牵绊，
没有世俗的浊流， 只有那段共同
走过的青葱岁月， 见证着我们纯
真的同学友谊。

还记得， 毕业时我们恋恋不
舍的依依别情， 那相互拥抱、 泪
洒校园的情景令人难忘。 毕业前

最后一次聚餐， 大家都忍不住泪
流满面， 千言万语化作一杯杯酒
咽下， 所有的伤感和别情化作一
滴滴眼泪汹涌。 曾经的不愉快都
在那一刻烟消云散， 剩下的只有
依依不舍， 我们高唱着 “再过二
十年， 我们来相会” 相互道别。
那一声声 “珍重”， 道不尽同窗
情谊， 那一次次拥抱， 诉不完离
别真情。

毕业后， 我们都分配到乡村
学校， 成了一名辛勤的园丁。 几
年的乡村历练， 让我们从懵懂青
年成长为合格的人民教师， 为家
乡培养出了一批批人才。

斗转星移， 时光流转， 我们
一别就是25年。 2006年， 我和我
的同学相聚在狮城沧州。 当年的
54名同学， 由于种种原因只有37

人到场。 当我们相聚时， 看着熟
悉而又略带陌生的一张张笑脸，
我们心情非常激动， 曾经的岁月
历历在目。 我们共同回忆着青春
年少时的美好时光， 我们相互关
注着毕业后的风雨打拼。 ２5年，
我们走过了峥嵘岁月， 经历了世
态炎凉， 感悟了生活真谛， 懂得
了世间友情。 25年的岁月， 见证
了我们的艰辛与成功， 也谱写了
我们品味人生的美丽画卷。

临别时， 我们照了25年后的
第一张合影。 然后， 我们还会奔
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为生活而奔
波 ， 为事业而忙碌 。 但我们知
道， 我们永远是同学。 无论岁月
如何改变， 不变的是我们永远纯
真的同学情。 同学情谊仿佛经年
陈酿， 历久弥香， 悠远绵长！

■青春岁月

1981年， 沧州师范八一届毕业生合
影 （后排左四为本文作者）。

2006年， 同学聚会时合影 （后排
左七为本文作者）。

我的同学我的班

幸福就是
和家人在一起

乡土国画
圆我梦

□□马马仲仲清清

2003年9月 ， 单位工会组织
我们去西北旅游参观， 其中去敦
煌鸣沙山游览骑驼， 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们半夜两三点起床， 到鸣
沙山入口处时 ， 天还是漆黑一
片， 广场内卧着很多大骆驼， 牵
骆驼的师傅早已在入口内等候游
客进山。 我走到卧着的骆驼旁，
在师傅的指导下 ， 左脚蹬进脚
蹬， 双手抓住驼峰上的铁鞍子，
骑上了大骆驼， 骆驼在主人的喝
叫声中， 迅速伸直了前腿， 前后
一晃就站起来了。 我第一次骑骆
驼， 心里有些害怕， 但见女同事
也都骑上了骆驼， 心里又镇定多
了。 天还没亮， 长长的驼队中不
时响着 “咣啷 、 咣啷 ” 的驼铃

声， 这声音给夜色增添了几分活
力。 鸣沙山到处是沙漠， 骑骆驼
进山又快又舒服。 骆驼是沙漠之
舟一点不假， 我坐在骆驼的两峰
之间， 前后微微地摇摆着， 绕过
几个沙丘， 来到了鸣沙山脚下。
从骆驼上下来 ， 我们上了鸣沙
山。

进鸣沙山是我第一次骑骆
驼 ， 出鸣沙山是我第二次骑骆
驼。 这一去一回感觉不一样了，
没有了害怕的感觉， 有一种享受
骑骆驼的兴奋。 出山时， 三四个
骆驼为一组， 由骆驼师傅牵领着
下山出山。 半路上有照相的生意
人， 给下山骑骆驼的人照相。 我
右手抓住铁鞍子， 左手高高的举
起， 留下了 “敦煌鸣沙山观光纪
念” 照片。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每当我
看到在鸣沙山的留影照片， 心里
还是充满了喜悦， 充满了得意。

鸣沙山
骑骆驼


